
一
直
很
想
去
廈
門
，
飛
機
航
程
只
需
一
小

時
，
旅
遊
套
餐
又
便
宜
，
只
是
一
定
要
兩
人

同
行
，
今
次
是A

nnie

提
議
去
的
，
我
當
然
樂

意
結
伴
。

三
日
兩
夜
的
套
餐
，
乘
搭
港
龍
航
機
、
住
宿
喜

來
登
酒
店
含
早
餐
、
還
包
機
場
接
送
，
都
只
是
每

人
港
幣
二
千
多
元
，
實
在
抵
玩
。

廈
門
市
景
點
不
多
，
要
去
的
就
只
有
南
普
陀

寺
，
寺
前
那
片
荷
塘
，
實
在
很
矚
目
，
可
惜
不
是

時
候
，
荷
花
已
過
，
還
好
有
小
撮
蓮
花
點
綴
。
寺

院
的
平
面
幅
員
不
太
大
，
但
進
入
才
知
道
，
依
山

而
建
，
層
層
㜫
㜫
，
卻
又
非
常
宏
偉
。
寺
旁
就
是

閩
南
佛
學
院
，
僧
侶
連
學
生
也
有
百
多
人
。
南
普

陀
寺
在
廈
門
島
南
部
五
老
峰
下
，

始
建
於
唐
代
，

寺
內
天
王
殿
、
大
雄
寶
殿
、
大
悲
殿
建
築
精
美
，

雄
偉
宏
麗
，

各
殿
供
奉
彌
勒
、

三
世
尊
佛
、

千

手
觀
音
、

四
大
天
王
、

十
八
羅
漢
等
，

妙
相
莊

嚴
，
海
內
外
善
男
信
女
絡
繹
不
絕
，
香
火
鼎
盛
。

去
廈
門
一
定
要
去
鼓
浪
嶼
，
乘
搭
渡
輪
只
是
十

五
鐘
的
航
程
，
小
島
上
沒
有
汽
車
，
交
通
工
具
只

有
電
動
的
環
島
旅
遊
車
，
收
費
每
人
人
民
幣
六
十

元
。
鼓
浪
嶼
的
景
點
不
少
，
但
以
菽
莊
花
園
、
皓

月
園
、
鋼
琴
博
物
館
最
著
名
。
菽
莊
花
園
是
一
名

台
灣
歸
僑
的
私
人
後
花
園
，
因
思
念
家
園
而
建
立

的
，
後
來
捐
給
當
地
政
府
，
現
在
當
地
政
府
把
菽

莊
花
園
作
成
收
費
的
觀
光
景
點
。
菽
莊
花
園
蓋
在

依
山
臨
海
處
，
內
有
迷
宮
、
涼
亭
等
古
色
建
築
。

花
園
內
的
﹁
鋼
琴
博
物
館
﹂，
收
藏
了
百
多
具
鋼

琴
，
從
早
期
鋼
琴
到
現
代
鋼
琴
，
全
都
是
由
一
位

移
居
澳
洲
的
鼓
浪
嶼
華
僑
捐
贈
；
參
觀
完
畢
，
還

有
現
場
鋼
琴
表
演
，
聽
說
鼓
浪
嶼
人
特
別
有
音
樂

細
胞
，
還
擅
長
鋼
琴
，
所
以
又
稱
﹁
琴
島
﹂。

廈
門
有
三
寶
：
沙
茶
麵
、
茶
葉
、
海
鮮
。
沙
茶

麵
在
小
吃
店
嚐
過
；
逛
了
十
多
間
茶
葉
店
，
最
後

買
了
半
斤
鐵
觀
音
、
和
一
些
茶
具
；
最
後
在A

nnie

帶
領
下
去
地
道
的
﹁
小
眼
鏡
海
鮮
店
﹂
吃
海
鮮
，

完
成
了
一
次
豐
盛
的
開
心
旅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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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一
九
四
三
年
，
一
個
春
寒
料
峭
的
下
午
，
上
海
。
張

愛
玲
捧
㠥
一
個
紙
包
，
前
往
拜
訪
紫
羅
蘭
庵
主
人
周
瘦

鵑
。
紙
包
內
的
是
一
疊
稿
子
，
標
題
為
︽
沉
香
屑
︾，

分
為
兩
篇
，
第
一
篇
標
明
︿
第
一
爐
香
﹀，
第
二
篇
為

︿
第
二
爐
香
﹀。
這
一
會
面
，
一
老
一
少
傾
談
甚
歡
。

周
瘦
鵑
告
訴
張
愛
玲
：
十
多
年
前
，
他
曾
辦
過
一
本
雜
誌

︽
紫
羅
蘭
︾，
於
今
得
到
銀
行
家
的
支
持
，
復
活
了
。

張
愛
玲
聽
了
很
高
興
，
說
：
十
多
年
前
，
他
辦
的
︽
紫
羅

蘭
︾、
︽
半
月
︾、
︽
紫
羅
花
片
︾，
她
和
母
親
都
是
讀
者
。

當
夜
，
周
瘦
鵑
細
讀
她
的
︽
沉
香
屑
︾，
登
時
﹁
深
喜

之
﹂，
並
決
定
將
︿
第
一
爐
香
﹀
刊
在
第
二
期
，
︿
第
二
爐

香
﹀
刊
在
第
三
期
。
張
愛
玲
這
﹁
出
世
之
作
﹂
發
表
後
，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
創
作
不
斷
，
名
聲
大
振
。
果
應
了
她
的
名

言
：
成
名
要
趁
早
呀
。

周
瘦
鵑
是
一
代
名
編
，
為
何
獨
愛
﹁
紫
羅
蘭
﹂
三
個
字
？

他
在
蘇
州
的
故
居
定
名
﹁
紫
蘭
小
築
﹂，
書
室
定
名
﹁
紫
羅

蘭
庵
﹂，
雜
誌
定
名
︽
紫
羅
蘭
︾、
︽
紫
羅
花
片
︾，
小
品
集

定
名
︽
紫
蘭
芽
︾、
︽
紫
蘭
小
譜
︾，
他
的
叢
書
定
名
︽
紫
蘭

庵
小
叢
書
︾。
更
在
故
園
一
角
，
疊
石
為
﹁
紫
蘭
台
﹂，
種
滿

一
叢
叢
的
紫
羅
蘭
。
︵
見
︽
愛
的
供
狀
︾︶
而
他
書
寫
的
墨

水
，
也
用
紫
色
。

周
瘦
鵑
一
生
低
首
紫
羅
蘭
，
實
涉
一
段
情
。
十
八
歲
時
，

他
任
教
於
上
海
民
立
中
學
，
在
務
本
女
校
演
觀
賞
演
出
時
，

一
位
女
演
員
吸
引
了
他
，
燃
起
他
強
烈
的
愛
慕
之
心
。
這
位

女
生
名
周
吟
萍
。
他
膽
粗
粗
的
投
書
，
盼
結
友
誼
。
周
小
姐

曾
讀
過
他
的
作
品
，
早
已
心
儀
，
連
忙
回
信
，
一
段
戀
情
就

此
產
生
。

但
好
事
多
磨
。
年
多
以
後
，
周
吟
萍
奉
父
母
之
命
，
不
堪

威
迫
，
含
淚
嫁
與
一
鉅
賈
之
子
。
這
一
打
擊
，
是
周
瘦
鵑
創

作
哀
情
小
說
的
源
頭
。
周
吟
萍
的
洋
名
叫V

iolet

︵
紫
羅

蘭
︶，
自
此
，
終
周
瘦
鵑
一
生
，
就
與
紫
羅
蘭
糾
纏
不
捨
。

一
九
四
六
年
，
周
瘦
鵑
妻
病
逝
，
周
吟
萍
亦
已
守
寡
，
周
瘦

鵑
有
意
結
合
，
惟
﹁
紫
羅
蘭
﹂
卻
以
年
華
老
去
，
不
欲
重
墮

綺
障
，
並
對
周
瘦
鵑
說
，
盼
將
她
看
作
是
永
遠
的
未
婚
妻

吧
。在

小
說
︽
情
︾
的
開
端
說
：
﹁
挽
近
之
世
，
一
情
字
為
人

玷
辱
殆
盡
，
實
則
肉
欲
，
美
其
曰
情
愛
，
須
知
情
愛
之
花
，

決
不
植
於
欲
田
之
中
。
肉
欲
之
外
，
尚
有
精
誠
者
在
，
精
誠

之
愛
，
能
歷
古
而
不
磨
，
天
長
地
久
之
一
日⋯

⋯

﹂
這
番

話
，
可
作
兩
周
之
愛
的
注
腳
。

周
瘦
鵑
︽
留
聲
機
片
︾
的
主
角
情
劫
生
，
是
情
癡
，
他
也

是
情
癡
；
但
周
瘦
鵑
卻
理
智
得
多
了
，
他
沒
有
逃
，
沒
有
逃

往
恨
島
、
桃
花
源
，
也
沒
進
相
思
病
院
。
他
以
紫
羅
蘭
、
紫

色
來
療
治
心
傷
，
並
化
而
為
寫
作
力
量
，
哀
情
不
絕
，
居
然

也
為
一
些
情
傷
的
人
帶
來
宣
洩
、
撫
慰
之
功
。

張
愛
玲
愛
︽
紫
羅
蘭
︾，
周
瘦
鵑
愛
﹁
紫
羅
蘭
﹂
；
有
了

﹁
紫
羅
蘭
﹂，
始
有
︽
紫
羅
蘭
︾，
這
才
捧
起
了
張
愛
玲
這
個

天
才
。

﹁
洗
米
華
﹂
梁
思
浩
傳
出
為
大
班
鄭

開
設
之
鴻
圖
台
羅
致
過
檔
消
息
，
還
說

﹁
過
檔
費
﹂
千
五
萬
，
消
息
放
出
，
香
港

電
台
即
日
便
叫
梁
思
浩
節
目
停
播
，

﹁
洗
米
華
﹂
因
此
向
傳
媒
發
怨
言
，
怨
港
台
太

決
絕
無
情
，
連
一
日
兩
日
也
不
容
他
﹁
走
位
﹂

安
然
引
退
，
實
太
不
近
人
情
云
云
。

阿
杜
是
廣
播
道
上
一
﹁
奇
例
﹂，
八
二
至
八

三
年
時
曾
同
時
在
商
台
和
香
港
電
台
兩
個
台

同
出
節
目
，
且
都
是
講
﹁
每
周
娛
圈
逸
事
﹂

專
題
，
竟
也
可
兩
台
共
存
達
年
半
之
久
，
沒

有
被
叫
﹁
停
播
﹂
炒
魷
，
只
不
過
自
己
﹁
識

做
﹂，
在
此
一
台
從
不
提
另
一
台
，
從
無
予
對

方
批
評
月
旦
，
後
來
還
是
因
自
己
不
堪
太
忙

而
辭
退
商
台
之
客
席
主
播
一
職
。
如
此
在
敵

對
狀
態
之
兩
台
同
時
服
務
，
可
說
少
有
，
對

後
來
之
上
過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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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絕
不
容
上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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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死
敵

狀
態
便
頗
不
以
為
然
，
深
信
有
實
力
便
能
決

定
一
切
，
如
劉
翔
高
欄
破
世
界
紀
錄
，
個
個

台
都
要
爭
㠥
訪
問
，
哪
有
﹁
你
上
過
亞
視
便

不
能
上
無
㡊
﹂
這
碼
事
？

但
今
回
梁
思
浩
被
急
速
停
播
，
筆
者
則
認

為
合
情
合
理
，
因
為
﹁
大
班
鄭
﹂
鄭
經
翰
播

音
從
來
大
膽
敢
言
，
早
為
眾
所
周
知
，
梁
思

浩
亦
從
不
是
言
論
小
心
翼
翼
之
人
，
他
既
然

已
表
現
出
要
離
巢
之
意
，
港
台
難
免
會
擔
心

他
在
臨
走
時
說
兩
句
﹁
我
在
港
台
多
年
都
鬱

鬱
不
得
志
﹂、
﹁
港
台
節
目
一
無
是
處
﹂
之

類
，
那
麼
港
台
顏
面
何
存
，
那
時
才
馬
上
決

定
把
你
﹁
炒
魷
﹂
？
但
此
時
你
早
已
﹁
自

炒
﹂，
港
台
方
面
有
何
可
奈
何
？
所
以
快
快
叫

你
﹁
停
播
﹂
省
了
憂
心
忡
忡
了
，
你
既
能
高

調
而
走
，
人
家
也
可
以
高
調
而
停
，
禮
尚
往

來
正
常
之
極
。
所
以
一
個
人
之
操
守
言
論
、

為
人
作
風
非
常
重
要
，
筆
者
做
敵
對
台
年
餘

安
然
無
恙
便
是
此
例
，
不
過
如
今
各
台
競
爭

激
烈
，
像
此
種
容
許
兩
台
同
時
亮
相
發
聲
的

情
形
，
相
信
再
不
會
有
了
，
如
一
些
唱
片
公

司
不
簽
無
㡊
獨
家
合
約
旗
下
歌
手
，
就
亮
相

唱
一
句
也
會
被
禁
，
以
致
這
大
半
年
全
港
所

有
歌
手
像
啞
了
一
橛
，
所
以
像
﹁
洗
米
華
﹂

被
急
速
禁
聲
，
實
為
正
常
之
極
了
。

家
長
和
教
師
最
感
頭
痛
的
是
面
對

過
度
活
躍
症
的
學
童
。
他
們
智
商
非

低
，
但
思
想
與
行
為
皆
顯
過
度
活
躍

而
沒
有
紀
律
性
，
甚
至
在
群
體
中
不

尊
重
別
人
及
沒
規
矩
，
搗
亂
秩
序
。
在
讀

書
時
期
的
同
學
，
若
非
太
嚴
重
，
一
般
家

長
和
教
師
或
者
會
﹁
得
過
且
過
﹂
不
特
別

關
注
，
期
望
隨
㠥
年
齡
增
長
，
智
商
成
熟

後
或
會
有
所
改
進
。
遺
憾
的
是
，
在
關
鍵

時
刻
，
長
輩
不
加
注
意
的
話
，
並
未
發
覺

原
來
是
患
了
過
度
活
躍
症
，
疏
忽
於
病
情

萌
芽
未
加
醫
理
而
讓
病
情
惡
化
，
卻
非
好

事
。今

年
辛
卯
屬
兔
年
，
農
曆
已
踏
進
五

月
，
正
是
賽
龍
舟
吃
粽
子
時
。
剛
過
去
的

短
短
四
個
月
間
，
這
隻
兔
子
認
真
是
患
了

過
度
活
躍
症
。
全
球
政
經
秩
序
被
搞
亂

了
，
天
災
人
禍
，
政
變
以
及
經
濟
、
金
融

市
場
等
更
是
連
串
風
浪
，
令
人
惶
恐
終

日
，
幸
福
指
數
大
降
。

處
於
全
球
各
勢
力
利
益
角
逐
風
浪
中
的

香
港
，
唯
恐
天
下
不
亂
的
病
態
活
躍
徒
特

別
多
，
此
刻
不
斷
搞
事
生
非
，
社
會
無
法

安
寧
。
精
力
專
注
於
無
謂
爭
拗
內
耗
，
又

哪
有
時
間
精
神
去
做
正
當
事
呢
？
尤
其
備

受
挑
釁
的
有
關
人
士
。
社
會
風
氣
如
此
差

勁
，
無
可
置
疑
的
是
某
程
度
會
打
擊
到
那

些
願
為
公
眾
服
務
、
建
設
好
香
港
的
精
英

有
心
人
的
士
氣
了
。
現
時
香
港
正
步
入
重

要
的
選
舉
年
，
這
是
關
鍵
的
時
刻
。

曾
為
香
港
過
渡
時
期
以
及
穩
定
回
歸
作

過
重
要
貢
獻
，
十
分
熟
悉
香
港
人
和
事
的

前
港
澳
辦
常
務
副
主
任
陳
佐
洱
上
周
率
領

五
人
調
研
團
來
港
。
陳
佐
洱
現
已
榮
任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兼
港
澳
台
僑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了
，
他
此
行
的
目
的
是
來
港
為
港
區
政
協

委
員
如
何
落
實
國
家
主
席
胡
錦
濤
、
政
協

主
席
賈
慶
林
對
港
區
委
員
新
要
求
，
如
何

提
高
履
行
政
協
委
員
職
責
，
有
何
困
難
，

提
改
善
建
議
等
調
研
。
謙
謙
君
子
陳
佐
洱

是
個
實
話
實
說
敢
言
的
官
員
，
有
緣
能
聽

君
一
席
話
，
對
國
是
港
情
的
了
解
更
深

入
。
當
前
發
生
在
香
港
的
某
些
別
有
用
心

如
患
過
度
活
躍
的
病
者
，
我
們
倒
希
望
陳

佐
洱
能
開
劑
良
藥
替
他
們
治
病
。
為
香
港

好
為
國
家
好
。

第
六
屆
﹁
大
學
文
學
獎
﹂
於

二
○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舉

行
頒
獎
禮
，
我
是
新
詩
組
評
審

之
一
，
在
頒
獎
禮
上
有
幸
見
到

獲
新
詩
組
獎
項
的
三
位
得
主
，
因
大

會
採
糊
名
制
度
，
評
選
時
並
不
知
道

作
者
身
份
，
至
總
評
會
定
案
後
才
得

知
。作

為
新
詩
的
喜
好
者
、
作
者
和
評

論
者
，
我
一
直
都
有
留
意
詩
壇
狀

況
，
詩
組
冠
軍
得
主
阮
文
略
在
中
大

修
讀
期
間
參
加
吐
露
詩
社
，
寫
詩
已

有
一
段
日
子
，
其
得
獎
作
品
︿
浮
生

六
記
四
首
﹀
雖
為
組
詩
，
但
沒
有
堆

砌
之
病
，
四
首
各
有
獨
特
寫
法
，
見

出
其
功
力
和
創
意
。

亞
軍
周
漢
輝
筆
名
波
希
米
亞
，
也

是
寫
詩
有
年
，
常
在
︽
秋
螢
︾
發
表

作
品
，
去
年
出
版
了
詩
集
︽
長
鏡

頭
︾，
得
獎
作
品
︿
船
渡
漫
筆
﹀
一
改

過
往
風
格
，
寫
得
輕
巧
隨
心
，
淡
泊

而
具
韻
致
，
深
合
其
詩
所
寫
內
容
，

是
我
很
喜
歡
讀
的
一
首
。

季
軍
梁
愷
儀
較
陌
生
，
得
獎
作
品

︿
她
叫
阿A

nn

，
來
自
印
尼
﹀
語
言
活

潑
靈
巧
，
內
容
視
野
獨
具
。

在
新
詩
組
以
外
，
浸
會
大
學
的
袁

子
桓
以
︿
龍
友
﹀
獲
小
說
組
冠
軍
；

香
港
大
學
的
馮
佩
馨
以
︿
包
㠥
頭
的

人
﹀
獲
散
文
組
冠
軍
；
而
大
學
文
學

獎
的
特
色
是
除
了
新
詩
、
散
文
和
小

說
組
的
冠
、
亞
、
季
軍
及
優
異
獎
之

外
，
另
設
﹁
少
年
作
家
獎
﹂
和
﹁
傑

出
少
年
作
家
獎
﹂，
藉
以
鼓
勵
更
多
初

學
寫
作
的
青
少
年
。

頒
獎
禮
後
，
大
會
安
排
了
朱
少

璋
、
唐
睿
和
我
，
分
別
代
表
散
文
、

小
說
和
新
詩
組
評
審
，
以
對
談
方
式

主
講
由
胡
燕
青
老
師
主
持
的
﹁
也
要

翹
首
引
領—

—

談
談
年
輕
人
的
寫
作

視
野
﹂
專
題
座
談
會
，
胡
老
師
提
出

一
些
問
題
，
再
由
三
位
輪
流
發
言
，

主
要
是
有
關
如
何
提
升
青
年
人
寫
作

視
野
，
我
以
﹁
世
界
觀
﹂
為
重
要
關

鍵
予
以
回
應
。

第六屆大學文學獎頒獎禮

廈門．琴島

那時我們佇在鼓浪嶼的林家花園裡，有人指㠥遙
遠的山上：「那裡就是日光巖。」於是，大家趕緊
尋覓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角度，坐在欄杆上，把遙
遙日光巖的山巔拍下來帶回去。年歲的束縛，讓這
一隊老弱殘兵旅遊團無法自在攀爬到山頂，只好換
個方式，拍下照片作為紀念。
一個轉身，倏然驚艷，隔㠥一個湖的對岸，一棵

開滿了紅花的樹，竟是如此明艷絢麗的奪目火紅，
像一棵㠥火的樹。
愕然，卻無語。已經教那火一般的紅，燒啞了嗓

子，說不出話來。
低頭，地上有一朵凋萎的紅花，是風把它從對岸

吹過來的吧？縱然已經萎落地上，那紅，依樣是濃

郁不散，像是把所有深淺濃淡的紅色，全都凝在一
塊，濃縮得最最濃烈，近乎紫色以後，才迸開出來
的紅顏色。
啊！突然醒悟，那是一棵木棉花樹！
三月人在高雄，車子走在市區的街道，路中間植

滿行道樹，已經沒有葉子的樹，只餘光禿禿的枝
幹，起初不以為意，乍然忽見數朵紅花掛在樹上，
於微寒的風中輕輕顫動，詫異世上竟有那樣炫麗的
紅，待得知那璀璨如火的花即是木棉，不禁重複驚
呼：「啊！啊！木棉花？木棉花？這就是木棉花
了！」
是一場無意的相遇，因而驚異不已。
然而，車子並沒有因為我的驚艷而稍作滯留，木

棉花終於在車窗外，一格一格地掠過去了。
10多年前開始學習水墨畫，老師提筆蘸上火焰的

紅，在宣紙上一按一提，一朵亮麗紅花頓時煥發開
來，黑色的枝幹雄偉挺直，襯得紅花益發鮮明。老
師說：「這花即是木棉，又叫英雄花。」
那紅，先在紙上渲染開來，然後透過紙背。
眼前，在湖的對岸邊，就是一棵高聳入雲，名為

木棉的英雄花！
多麼不可置信呀！三月在台灣，想多看一眼都沒

有機會的明艷燦麗木棉花，就那樣錯身而過。居然
又於四月的暮春天，在廈門鼓浪嶼的林家花園裡，
再度與開滿一樹紅得耀眼教人屏息的木棉花樹相
逢。
雖然它就近在對岸，卻又遙遠得仿佛是在夢裡。

因為太不可置信，卻也沒有再走過去印證那燃燒似
的樹上烈火真的就是木棉開花。
讓一些憧憬，一些期待，蒙上一層霧，罩上一層

紗，如幻似真，無需去證實，保留懷念中永遠的美
麗。
薄薄的陽光灑在閩江江畔，輕寒的春風中，大家

下了旅遊巴士，跟隨㠥福州市文聯主席陳章漢的腳

步，觀賞福州市江濱公園的景色。當眾人再三讚歎
㠥白石雕壁上那瀟灑雋秀超脫塵氣的書法與文章
時，身兼兩職的福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及攝影家協
會副主席唐希先生終於忍不住洩露，那白壁上的文
章和書法皆為陳章漢先生書撰。
瞬息間，章漢先生成了江濱公園裡最美麗和出色

的風景，人人競相要與他及他的作品合影留念。
尚未走到江濱公園那一列長長的壁雕前，先見到

一棵葉子落得殆盡的大樹，就那麼孤伶伶，立在江
畔。而那一樹冒火的紅，將整個閩江江畔燃得燦
亮。
閩江江水緩緩地流淌，木棉花樹靜靜地綻放，遊

人不多的公園，有人經過也沒人抬頭觀看，但它兀
自爆開它那像火一樣殷紅奪目的顏色。
從前不識木棉花，便也從來不曾和它相見。這一

回，從三月到四月，從台灣到福建，長長的一條路
上，竟然有緣一次又一次地和怒放的木棉花數回邂
逅。深紅疊㠥淺紅，濃艷間㠥淡麗，它們總是滿滿
地盛開一樹的灼華。
然而，記憶裡最難忘的，偏偏卻是在莆田延壽山

莊的清晨，那開在延壽山上的單朵木棉花。
抵達莆田的第一個早上，陽光還沒照進臥房，人

已經被站在窗口邊的鳥兒的啁啾鳴囀喚醒，披件風
衣拎本簿子帶枝鉛筆，散步到戶外去寫生。
走到山坡上，望見靜靜的延壽河，無聲地朝向北

部流去。蜿蜒的河對岸群山綿延，青綠翠碧的山中
樹叢裡，有人家的房子，裊裊炊煙已在繚繞。一隻
淡黃色的小鳥迎面飛來，還沒仔細看清牠的樣貌，
非常突然地，牠即刻又躦進一叢蘆葦花裡。
幽靜冷寂的早晨，無語的花無語的樹無語的人，

一片雪白茫茫風姿楚楚的蘆葦花的風景，在靜默間
迅速地轉移到我的本子裡。然後我朝另一個方向走
去，回到住宿的樓前，看見一株掉光了葉子的樹，
樹幹並不粗壯，細瘦堪憐模樣，遠遠的枝幹頂上，
萌茁㠥嫩嫩的綠色細芽，僅有一朵紅花在晨風中微
微地顫抖，望㠥，擔心那風萬一再狂一些，這朵孤
芳自賞的花，可能就要飄落下地上來了。
「這是木棉花。」有人走到我旁邊，大約是見我

抬頭仰望的好奇模樣，他告訴我。
我轉頭，原來是P。

「木棉花？」前兩天在鼓浪嶼，剛剛才遇見木棉
花，那棵懸掛一樹灼灼艷紅的木棉花樹，喧鬧而煩
囂。「但是只有一朵呀！木棉花不是待葉子全落光
後，就開滿一樹的花嗎？」這是當年老師告訴我
的。
「是，眼前這，它就是一朵，但這是木棉花沒

錯。」來自福州的P口氣非常肯定。「也有人喚它
英雄花。」
英雄花？這株更不配稱了吧？
是否英雄也有寂寞的時候，所以木棉花偶爾亦孤

獨地只開一朵？
每一回和木棉花相遇，它都遠遠的懸在枝頭上，

欲燃的紅應該給人暖暖的感覺，但是看㠥看㠥，它
卻另有一股冷紅的清艷，真是非常奇怪，燃燒而清
冷，一如無言而有情，木棉花是不是這樣子呢？

紫羅蘭的故事

正常之極

黃仲鳴

客聚

上
回
談
到
以
前
的
老
美
老
闆
，
動
輒
以
﹁
對
海
鮮

敏
感
﹂
為
借
口
，
每
次
來
港
都
令
公
司
上
下
誠
惶
誠

恐
，
生
怕
偶
一
不
慎
，
讓
他
吃
了
魚
或
者
貝
殼
類
東

西
，
會
釀
出
大
禍
。
我
們
帶
他
去
吃
飯
，
點
菜
時
都

很
小
心
。

有
次
我
帶
他
去
當
時
全
城
最
豪
的
君
悅
酒
店
吃
中
菜
。

點
菜
時
，
固
然
避
開
所
有
魚
蝦
蟹
貝
類
。
點
湯
的
時
候
，

我
選
了
西
湖
牛
肉
羹
，
以
為
很
安
全
。
其
實
是
我
年
少
無

知
，
不
知
道
原
來
高
級
飯
店
的
牛
肉
羹
湯
底
，
是
用
螃
蟹

等
海
鮮
去
熬
的
。

湯
上
來
了
，
老
闆
問
是
甚
麼
，
我
答
是
牛
肉
湯
而
已
。

他
喝
了
幾
口
，
面
色
不
對
，
嘴
裡
慢
慢
吐
出
幾
小
片
白
色

的
殼
碎
。
我
嚇
一
跳
，
心
想
會
不
會
是
蛋
殼
碎
。
一
問
部

長
，
才
知
道
湯
是
用
了
魚
鮮
熬
的
，
有
螃
蟹
。
沒
辦
法
，

只
有
如
實
告
訴
老
闆
，
馬
上
陪
百
個
不
是
。
其
實
我
們
應

該
寫
菜
時
，
十
分
高
調
地
告
訴
部
長
，
跟
廚
房
說
清
楚
，

這
一
桌
的
菜
，

萬
萬
容
不
得
半
粒
海
鮮
，
而
不
是
靠
常
識

去
判
斷
點
甚
麼
菜
。
這
是
我
大
意
的
地
方
。

那
頓
飯
，
雖
不
至
於
不
歡
而
散
，
但
大
家
都
是
沒
甚
話

說
就
吃
完
。
我
有
心
理
準
備
那
天
晚
上
隨
時
要
叫
十
字

車
，
送
老
闆
入
醫
院
洗
胃
或
者
急
救
，
但
他
一
直
沒
甚
異

樣
。
也
就
罷
了
。
後
來
就
沒
再
聽
他
說
過
甚
麼
食
物
敏

感
。當

然
，
別
人
的
身
體
狀
況
我
們
必
須
尊
重
，
更
不
會
存

心
加
害
。
不
過
如
果
有
人
故
意
誇
大
，

以
心
理
戰
來
欺
壓

弱
勢
同
事
，
人
們
也
自
有
方
法
還
以
顏
色
。

事
後
有
人
問
，
我
犯
上
幾
乎
﹁
謀
殺
老
闆
﹂
的
滔
天
大

罪
，
之
後
在
公
司
還
有
立
足
之
地
嗎
？

幸
好
那
家
是
跨
國

公
司
，
權
力
有
多
方
多
層
制
衡
，
而
且
認
錢
不
認
人
。
當

年
他
縱
是
集
團
總
裁
，
也
奈
我
這
地
位
卑
微
但
業
績
好
的

經
理
不
何
。

食
物
的
政
治
還
有
很
多
，
如
吃
素
吃
葷
之
爭
，
連
鎖
餐

廳
和
地
區
小
店
的
取
捨
，
各
色
迅
速
消
失
的
本
土
食
品
之

救
亡
運
動
，
像
茶
果
、
白
糖
糕
、
七
姐
誕
供
品
等
，
都
是

好
題
目
。
身
為
庶
民
，
如
果
要
選
的
話
，
就
如
村
上
春
樹

那
﹁
雞
蛋
與
牆
﹂
的
名
句
：
在
連
鎖
店
咖
啡
與
茶
餐
廳
絲

襪
奶
茶
之
間
，
一
定
會
選
絲
襪
奶
茶
。

湯碗裡的風波

百
家
廊

朵
　
拉

「過度活躍症患者」

四處木棉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架起墨鏡的周瘦鵑，十分有

型。 作者提供圖片

■紅得耀眼的木棉花樹。 網上圖片

■深紅疊㠥淺紅，濃艷間㠥淡麗。 網上圖片


